汉江水来了！
2023年7月16日10时55分，随着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分水池闸门缓缓开启，一股股源自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清澈水流，通过黑河供水连通洞，进入黑河金盆水库西安供水管线，流向古城西安的千家万户。
这一股股清水，从秦岭南麓的三河口水利枢纽出发，自流涌入近百公里长的秦岭输水隧洞，歌唱着，欢笑着，激荡洞壁，你追我赶，一路向北奔来。
这秀美汉水，历经12小时的长途“跋涉”，以秦岭为媒，与黄河“长子”渭河在陕西关中深情“牵手”。
引汉济渭工程，这是为汉江之水北上渭河流域打造的一条调水生命线，是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济危以安的博爱行动，何其壮美！
这是承载着汉中、安康、西安三市四县近万名工程移民隆情厚谊的大爱之水，何其感人！
这是从秦岭“地心”深处奔涌而来的勇敢之水，“天下大阻”化为深情流水通道，何其豪迈！
这种非同一般的壮美、感人和豪迈，蕴含着一种气势，贯穿着一种理念，折射着一种精神，波澜壮阔，无坚不摧，汇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
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是“十三五”期间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建成后，将解决西安、咸阳、渭南、杨凌等4个重点城市，西咸新区5个新城，渭河两岸11个县城以及渭北工业园区生活与工业用水需求，受益人口1411万人，可支撑1.1万亿元GDP，新增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用水。
引汉济渭工程，拉开了陕西现代水网骨架，为陕西水网和国家水网纵向画出关键一笔。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说：“引汉济渭工程，是破解陕西水资源瓶颈、实现水资源配置空间均衡的一项全局性、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补充，更是国家水网建设的重要一环，对建设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格局，扭转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工程建设中，140多家参建单位、1.5万余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力量、中国速度，豪情满怀地建设综合难度世界罕见的大国工程，创造多项纪录，开展科技攻关项目130多项——
人类首次从底部横穿世界十大山脉之一的秦岭；
建设者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克隧洞超硬岩掘进、强岩爆预测防治、超长距离通风与贯通测量等难题；
攻克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洪水预警预报、高扬程大流量离心泵选型等技术难关；
……
一笔笔描绘宏伟蓝图，一寸寸建造大国工程，引汉济渭可媲美都江堰、郑国渠，昭示着中华民族无限的创造力，彰显了我国强大的科技和经济硬实力。
关中“水荒”
对老一辈西安人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安城区夏季“水荒”，是很多人抹不去的记忆。
“住楼，住楼，用水发愁！”人们半夜起来排队接水；职工下班带水回家做饭；高价水沿街叫卖；水龙头拿铁盒子一锁，配把钥匙，生怕别人用……尤其是1995年春夏之交，陕西发生60年一遇的罕见旱灾，西安市严重“水荒”，导致部分学校放假，不少企业停产，农业也因此严重减产。
西安长期超采地下水，诱发地面沉降与地裂缝：钟楼下沉，大雁塔变成“斜塔”，西安东郊一带出现11条地裂缝。
缺水的记忆逐渐淡去。如今在这个千万人口大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他们身处的仍是一座缺水之都。这源于居民生活用水始终排在水安全线第一位，而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指标不断被压缩挤占。
西咸新区是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总窗口。城市高质量发展背后，供水压力却日甚一日。
在沣西新城应急水厂，本为“应急”的地下水源，近些年却常态化供应沣西新城85%以上的区域。水厂生产运行部部长陈佳佳，盘算着逐年攀升的“水账”：“我们急迫建设的第四水厂，就是为及时对接引汉济渭的来水。”
同样的焦虑也困扰着陕西第二人口大市——渭南。渭南市区日消耗水的一半属地下水。作为地下水超采区，渭南翘首企盼引汉济渭工程三期管线通水，逐步替代地下水源，加快补上区域农业和生态用水的欠账。
陕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工业耗水量大。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刘起飞说：“我们公司在废水近‘零’排放的基础上，每年耗水2000万立方米。引汉济渭工程后续可通过水权置换，为陕北从黄河干流取水争取更多用水指标，解决企业用水后顾之忧。”
文明之舟自古依水而行。石器时代的蓝田人、半坡人，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无不受渭河一脉清流的滋养。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等大中城市沿关中渭河流域走廊“串珠”式排列，渭河水资源过度承压。
尤其是西安，承载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西北地区龙头城市和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重大使命，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1/4、1/7。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民说：“在‘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时代，水资源无疑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拥有千万级人口的西安来说，引汉济渭工程将成为大西安走向未来的关键之一。”
关中“水荒”如此严重，而陕西七成水资源又分布在陕南，破解瓶颈，出路何在？就得树立系统化思维，从空间均衡上想办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陕西水利人就未雨绸缪，开启省内南水北调的探索。那时，陕西老一辈水利专家王德让、席思贤先后提出从陕南跨流域调水的设想。
“1993年，我们对嘉陵江、汉江及其主要支流进行了全面普查，最终形成《陕西省南水北调查勘报告》，拟定多条调水线路，引汉济渭仅作为远景设想。”84岁的席思贤老人，头发斑白，讲话轻缓，思路清晰，“1996年下半年，我和王德让等10多人组成考察组，翻山越岭，深入水源腹地，又专题查勘了引嘉入汉、引汉济渭这两个调水工程。”
到2003年，经过一系列前期查勘和线路比对，《陕西省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出炉。其中，骨干线路引汉济渭的前期整体设计工作，落到时任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刘斌肩上。
“汉江能调多少水入关中，要根据国家汉江、黄河调水的大盘子来算账，要考虑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游湖北不受影响、预留生态用水……可调水量分析需反复概算。”刘斌说，“此外，整个工程还要考虑地质情况、工程总体布局、环境影响、工程移民、工程建成后调度运行……”
这是个多目标统筹、多条件求解的复杂系统工程，足以激发一名水利工程师的雄心，考验其智慧和毅力。从构想到设计，该院先后有三四代工程师、200余人参与其中。
秦岭输水隧洞设计这个“硬骨头”，由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的青年工程师李凌志担纲。在秦岭无人区碰到过狗熊、野猪，在暴雨中抢救存储珍贵数据的电脑主机……5年时间里，他和团队成员以秦岭为家，调研比对15个路线方案，选出最佳。
“从1993年陕西启动省内南水北调工程查勘，到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引汉济渭工程项目建议书，到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再到2015年水利部批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前后经过了20多年。”原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蒋建军感慨万千，“陕西人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建设了！”
汉水北去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工程，伟大人民建设伟大的工程。
三千里汉江发源于汉中市宁强县，一路向东，浩浩汤汤，行至洋县黄金峡，两岸青山高耸连绵，水流收束顿时波涛滚滚。
引汉济渭工程分为调水工程和输配水工程。调水工程由黄金峡水利枢纽、三河口水利枢纽和秦岭输水隧洞组成。输配水工程由黄池沟配水枢纽、南北干线及支线组成。
黄金峡水利枢纽是引汉济渭工程的“龙头”水源工程，从汉江干流取水。在黄金峡水利枢纽东北约24公里，子午河的3条支流椒溪河、蒲河、汶水河的汇流处，矗立着三河口水利枢纽。两大水源工程通过水源丰枯调度，共同完成年均调水15亿立方米的供水宏愿。
早在1952年7月，家住洋县汉江边的年轻文化教员黄世荣，就大胆提出在汉江黄金峡段建设水力发电站的设想。他写信将设计草案递交水利部，得到了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及副部长张含英的回信肯定。
71年过去了，黄金峡水利枢纽于今年7月正式下闸蓄水。黄世荣老人的梦想成真了！他的水利情一直激励着黄金峡水利枢纽建设者，打造百年工程、千年工程！
黄金峡地处秦岭南坡的暴雨集中区，每年5月到10月都是汛期。自2015年9月黄金峡水利枢纽开工以来，建设者们每年都要和洪水赛跑。
2019年4月，当年汛期马上就到，又收到上游要泄洪的消息，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黄金峡分公司总经理张鹏利压力巨大：务必赶在汛期前将大坝的纵向混凝土围堰浇筑到安全度汛高度，否则总工期就可能推后一年。
大家都觉得工程量太大，不可能完成，想打退堂鼓。张鹏利跟工人们奋战在一线，鼓励大家：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工程一线各部门联合办公，全体工人加班加点，机械配件提前到位，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一车车混凝土持续不断浇向围堰。
4月30日，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奇迹般完成了。就在几天后，超标2倍的洪水袭来。他们，靠不眠不休的死磕，挺过了洪水！
这种争分夺秒、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打造“遗产工程”的使命感，同样体现在三河口水利枢纽的建设中。
1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是大坝建设的关键环节。
山区早晚、冬夏温差大，温度控制不当，会导致混凝土开裂、强度降低。2018年盛夏，三河口水利枢纽施工现场地面温度高达39℃，但坝体温度必须控制在23℃。
工人加冰加冷水，对骨料提前预冷，拌好后选最近的线路迅速运去浇筑。仓面上，工人架设了喷雾机，尽量降温增湿。大坝上，高压旋转喷雾系统配合人工喷雾水管，喷出雾化冰水。坝体内，埋设的蛇形冷却水管不间断地将混凝土热量导出坝体。
冬季则要战严寒，给碾压混凝土盖上保温棉被。
施工一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解决科技难题。
无人驾驶碾压混凝土智能筑坝技术、无人驾驶智能摊铺技术、三河口大坝施工智能化管理系统……一年又一年，科研人员与飞鸟为伴，与山石相视，与孤寂为伍，把论文写在崇山峻岭上，把新技术应用到项目中，为水利枢纽建设质量可控保驾护航。
2019年10月，工程人员取出一根25.2米长的碾压混凝土芯样。这根世界上已知最长的碾压混凝土芯样，表面光滑密实，骨料分布均匀，无空隙，层间结合良好，有力证明了三河口水利枢纽碾压混凝土施工质量和工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与大山河流互动，也守护它们安宁。
引汉济渭工程地处秦岭腹地，涉及汉中朱鹮保护区、陕西天华山保护区等3个国家级、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建设者们牢记“国之大者”，坚持生态优先，建设与保护并重，当好秦岭生态卫士，打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生态文明工程。
废水循环利用系统实现“零”排放，综合改造让滑坡体“变”成水保示范区，废渣回填“造地”，“天眼”环保监控……一系列创新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水利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黄金峡水利枢纽大坝左岸建设了1908米过坝鱼道，帮助鱼类洄游产卵。三河口水利枢纽大坝设置了10米高的拦鱼电栅，防止鱼类受到损害。
黄金峡水利枢纽大坝上游，建有被誉为“亚洲最高标准”的鱼类增殖站。技术负责人陈凡刚像母亲呵护孩子一样，照料着小鱼苗。两年来，他相继在黄金峡和三河口两个库区上游放流46.5万尾鱼苗，为滚滚汉江带来生机。
这种对生灵的珍视，也体现在秦岭输水隧洞选线上。宁愿更改方案，也要尽可能避开“秦岭四宝”活动区域！“我们把岭南段一处1500米深的竖井方案改为长达5800米的斜井方案，工程量大大增加，但避开了大熊猫栖息地，把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李凌志说。
洞穿秦岭
巍巍秦岭，中华民族的“父亲山”，中国大地的脊梁。
千百年来，无人可以“洞察”秦岭之“心”。今朝，引汉济渭人，在秦岭“地心”深处掘出一条三秦南水北调生命线。
隧洞进口位于黄金峡水利枢纽坝后左岸，出口位于西安市周至县黑河右岸支流黄池沟内，连通调水区和受水区，沿线共布置14条施工支洞。
秦岭南北宽约100至200千米。从秦岭底部横穿98.3千米，最大埋深2012米，是设计团队殚精竭虑擘画的距离最短、投资最省、环境影响最小的工程建设方案。
秦岭输水隧洞工程到底有多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带领他的团队，在仔细比对全球350多项调水工程资料后断言：隧洞施工难度堪称世界之最。
是呀，高围岩强度、高石英含量、高地应力、强岩爆、强涌水、长距离通风，多项施工参数突破世界工程纪录，也超越了现有设计规范，既无工程实例可参考，更无相关标准可遵循。
但引汉济渭人敢为天下先，坚持科技创新驱动，联合清华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聚集陈祖煜、何满潮、王浩、张建民、李术才等院士专家团队，潜心科研攻关。他们开展了以微震监测为重点的岩爆预测预警工作，采用激发极化法、瞬变电磁法、三维地震波法等综合方法，对掌子面前方断层、溶洞、破碎带等进行超前探测。这项工作就像给前方山体做CT、做心电图一样，最大限度降低了岩爆、突涌水等灾害风险。他们创立了完整的超长隧洞TBM法和钻爆法新的施工通风成套技术体系，破解了超长距离施工通风的世界难题。
隧洞采取人工钻爆法施工63.3千米，而穿越秦岭主脊段的35千米，则引进两台国际最先进的TBM，从岭南、岭北双向掘进。
TBM，全断面敞开式硬岩隧道掘进机，俗称“穿山甲”，能对付比钢板还硬的岩石，但有时“特别慢”。
慢到什么程度？岭南TBM曾日均进尺五六米，遇见岩爆、涌水、塌方，有时两三天也推进不了1米，甚至索性“撂挑子”。
岭南TBM段岩石以石英岩和花岗岩为主，最大的特点就是“硬”，岩爆频发，曾3天监测到98次微震事件。岩爆最严重时，岩石像子弹一样弹射出来，非常危险。施工人员必须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才能作业。
2020年春节期间，在岭南宁陕县，TBM上百吨主机头被弹起来16厘米高，相当于1.6级地震，让人观之色变。
岭北的岩石主要由变砂岩、破碎岩、断层泥砾构成，松散不成结构，卡机、变形、突涌水等多发。
2016年5月31日，岭北TBM掘进，突遇大断层导致刀盘和护盾被卡，随后又突遇大塌方，再次导致刀盘被卡，被迫停机。而后又遇到断层破碎带……
在国外，TBM被“吞掉”，有的就地放弃掩埋。对于引汉济渭建设者来说，一台机器2亿多元，这是宝贵的国家资产，岂能放弃！
卡机期间，狭窄的工作面如同水帘洞，无法使用机械施工。建设者们冒着随时塌方的风险，从侧面挖猫耳洞一次又一次进去，愣是抢救了濒临“淹死”的TBM。
“川娃子”严天全是中铁十八局集团岭北段TBM喷锚组组长。他白白净净，机智干练，是个“拼命三郎”。换刀片时，水涨到腰以上，只能靠经验在黑暗中摸索更换，刀盘最低温度50℃，他一不留神把屁股烫了。谈及此事，他哈哈大笑说：“没办法，只有拼搏！”水里漂着黄油，他和工友们周身都被黄油腻着。热极了，累极了，他们直接躺到污水里降温。
秦岭“地心”深处，常年温度超过40℃，相对湿度高达90%。进洞施工，工友们的标配是每人一个1.5升的大杯子，每天“牛饮”五六大杯水。仅仅站在里面不动，也会很快汗流如瀑。衣服，根本穿不住，一条小短裤，是在隧洞面前最后的倔强。眼睛，在咸湿的汗水中泡着，红得像兔子的眼。
这里没有四季更迭，不分白昼黑夜，每天走进隧洞，都可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工人们用饱满的激情迎接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挑战。
岭北段TBM支护组组长王余良，51岁，商洛丹凤人，高高的个儿，透红的脸庞，像秦岭里的一棵大树，挺拔而敦厚。在隧洞里，他一干就是10年。2019年11月的一天，他刚立完拱架，要去救生舱休息，岩爆突袭，一块巨石直接砸到腿上，还没回过神来，第二块石头又掉下来，砸飞了安全帽，头也受伤了。
妻子劝他别干了，可王余良认死理，一根筋：“陕西人给陕西人干活儿，不能临阵脱逃！”
在“地心”深处，威风凛凛的机器都吃不消，血肉之躯的引汉济渭人却挺住了。
他们明白：沮丧、恐惧，最是无用；气馁、退缩，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看技术，拼耐心，比斗志，比拗劲儿，唯有勇敢进取，才是出路。“我们直面黑暗，是为了早一天让更多人拥有光明。”岭北段TBM皮带班班长王超说。
一年365天，建设者们与工友、师傅朝夕相处，把对父母、爱人、子女的思念留在手机屏幕。每天，王余良都要与家人通话，虽只三言两语，“无非就是报个平安”。
严天全工作7年，春节没有回过一次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哭，今天也说回，明天也说回，每年都不回。”作为小组长，他得担起责任，腾不开身。
幽暗的隧洞中，建设者们光着脊背，淌着汗珠，孔武有力的身体忙碌着，蚂蚁啃骨头般，一寸寸打上前去，舞动着最原始的力量，高歌着胜利的号角，如点点微光照亮无边长夜。
引汉济渭人，创造了“中国速度”——2022年2月22日，随着TBM刀盘破岩而出，秦岭输水隧洞全线贯通！
98.3千米，只用了12年！
长距离硬岩掘进，长距离施工通风，长距离精准贯通！隧洞通了，很多人身上却留下了黑疤。
这累累伤疤，是英雄的勋章！是对劳动者的礼赞！
引汉济渭是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岭南岭北的隧洞严丝合缝，那一刻，很多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不知谁起了个头儿，大伙儿欢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岂忘济物情，审见人与己。”
这项世界级难度的工程，全国各地，前赴后继，勇士不绝。夫妻档、父子兵，全家总动员、几代人接力……多少人舍小家为大家，甘洒热血铸丰碑！多少人把奋斗镌刻在坚硬的岩石上，把芳华留在了莽莽秦岭中！
大山静默，江水低吟，时光不语。
引汉济渭不会忘记他们，陕西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光辉青史不会忘记他们！
假如需要立纪念碑，98.3千米的隧洞就是纪念碑，她记录了这群勇士敢于战天斗地的气魄。
让我们铭记这群勇敢开拓秦岭“地心”新世界的钢铁战士，铭记这群勇于挑战人类极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凡人英雄。他们的名字是：王余良、王超、严天全、李源泉、文斌、王红艳、邬宗清、王琪、阳中伦……
人类的勇气、坚毅与智慧，将永刻于秦岭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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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三河口村村民搬迁到哪里，虎踞村口的那株老麻柳树，始终扎根在村民的记忆里。
佛坪县大河坝镇三河口村，曾是关中连接蜀地的子午道的要冲，宋朝在这里设下雄伟的三河关。明朝派兵驻守，守兵怀乡思亲，种下一棵麻柳树，数百年来荫蔽三河口的儿女。
树脚下的土地水田富饶，村民一年两收，一代一代过着恬静悠然的日子。
直到2007年，一个20多人的调查队来到村里，说省里要建引汉济渭工程，这里将成为库区。
“这不是真的吧？”“这么大工程估计干不成！”“哪能说搬就搬？”……爆炸性的消息在村民中传开。
勘查，丈量土地，政府进村入户沟通……这一天还是来了。2014年9月，三河口村接到通知，要在国庆期间完成整村搬迁。
“一楼的农家乐每年挣十来万元，拆了喝西北风去！”张金明的家人吹胡子瞪眼，就是不愿拆。
当时，村子里最美的院落就是张金明家前后2栋三层小楼，花费了上百万元。一楼农家乐客流不断，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张金明彼时是三河口村村支书，动员村民搬迁。
“你家里三层小楼，咋能狠下心拆掉？”村民观望着，暗自盯着张金明，“我们都看你怎么办！”
张金明也不知在暗地里抹了多少次泪，也希望这事还有回旋余地。眼泪流干后，这个坚强的汉子毅然决定：带头拆！
故土难离，他留恋一砖一瓦，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村支书：“这是国家的工程，把汉江水供给关中人民，要支持！”
2014年9月20日一大早，百十人聚在张金明家门口，挖掘机的铲斗一次次挥向屋顶。张金明和家里人不由得背过身去，村民有的瞪大眼睛，有的竟蹲下痛哭起来。
“这么好的房子，村支书都拆了，那我们还有啥说的。”村民们拾掇衣服被子锅碗瓢盆，一一搬上三轮车。接下来的日子，整个村子开始告别。有的村民带上老人的寿材；有的跪在祖先坟前，掬一把土，默默洒泪……
麻柳树被安置迁移到椒溪河西岸，西汉高速佛坪引线蚂蝗咀隧道口。村民曾担心这棵老树会寿终正寝。冬去春来，老树却抽出新枝，舒展嫩叶，身姿挺拔。
三河口村的移民也在新环境中逐渐创造新生活。
大河坝镇三河口移民新村，一栋栋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排列整齐，上书“三河雄关”的石制牌坊立在村口，水电路信便捷通畅。
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能致富。
三河口村整村搬迁后，村上归集村民110余亩土地，建设“陌上花开生态农庄”项目，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温室大棚里种西瓜、圣女果、草莓，种植园栽桃、杏、李。四季有花赏，果子甜又鲜，吸引不少游客前来。2022年，该项目就收入40万元。
引汉济渭一期调水工程移民涉及洋县、佛坪、宁陕、周至4个县9800余人。他们顾大局、舍小家、为国家，在16个农村集中安置移民点、4个集镇迁建移民安置点乐业安居。
建设一项工程，造福一方百姓。
汉中市水利局局长王学忠说：“引汉济渭工程库区移民搬迁安置历时17年。汉中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站在全省发展大局，全力做好移民搬迁和环境保障工作。在搬迁选址时，本着靠近城区、邻近工业园区的原则，让移民群众有工作可干、有产业可兴，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引汉济渭给我们办了好事！”杨正森是宁陕县梅子镇首期搬迁户，他掰扯着如今的好日子，“现在住上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上学、看病也方便了，大家都有了产业，种天麻、种魔芋、做生意，生活有保障，精神状态好。我们移民群众要守护好这里的青山绿水，把家园建设好，把日子过好。”
随着水位逐渐抬升，原先村落的记忆一点一点没入水下。一个个连绵的山头静静矗立水中，山间云雾缭绕，似在默默诉说着过往、感悟着当下。
关中人民饮用汉江清水，游人欣赏水库风光时，当不忘引汉济渭工程移民的奉献与牺牲。
7月16日，引汉济渭先期通水现场，近百名围观通水的群众和建设者欢呼雀跃！三秦大地父老乡亲奔走相告……
这是一曲新时代秦人治水的铿锵战歌。建设者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精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展现了中国人民治山治水的伟大精神。
这是全省一盘棋的辉煌战果——统一思想、意志、行动，几代人一代接着一代干，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不懈怠，终将纸上设想变成现实。
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的陕西担当，是三秦儿女以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生动实践。
源远流长汉江水，执子之手润秦川。
“大型水利工程从谋划到实施，动辄几代人。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能见证引汉济渭这样的大工程通水。对我们水利人而言真的是天大的喜讯！”席思贤激动地说。
“好啊！好啊！关中人喝上汉江水了！”张金明喜不自胜，望向北方，青山绵延，视线尽头，正是关中的方向。
三河口水利枢纽上游，十亩地移民安置点入口处，记载村落变迁的雄浑景观石，似乎亦慷慨起歌：
椒溪流水玉带长，山开莲花散芬芳；
引汉济渭逢盛世，恩泽三秦万古长。
